
“妈，你又用那‘老破’了
——”儿子边抗议边关上了房
间的门。

“这声音多好听啊！”我说。
儿子口中的“老破”是那台用了
十几年的双缸洗衣机。到底用
了多年了，有些噪音也是正常的。

现在的全自动洗衣机、智
能洗衣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哪儿哪儿都能买得到，再不像
是上世纪七、八十代那样，买个
家用电器还得凭票或靠关系啥
的……这些足以说明现代人的
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可我
的习惯却多少年没有改变，虽
说家里早已添置了全自动智能
洗衣机，可我还是习惯用那台
老式被家人搁置在墙角的双缸
半自动洗衣机。夏天，费一身
力气、冒一头臭汗将“老朋友”
搬至空间狭小的卫生间，捣鼓
半天才开始正常运转，心情也
是好的。冬天，水冰凉刺骨也
没啥，只要听到它“隆隆”转动
声，心情立马变得舒畅无比。

当初买这个“老朋友”时，
是我和老妈一起到附近的商场
抬回来的。为这，我当初还不
甚理解老妈，心想着，家里又不
是买不起好的，干吗非得买台

半自动？渐渐地，随着时间的
流逝，我用它的次数越来越多，
感情也越来越深，再没有了嫌
它麻烦的想法。后来，听老妈
讲，那时候住的还是老房子，卫
生间放不下大件电器，按照空
间，也只能买这么个瘦小的“半
自动”了。

要说，全自动的，的确方
便，把脏衣物一股脑儿地往里
面一扔，只要调节好开关即可，
不耽误干其他家务，但我心依
旧。以至于后来结了婚有了自
己的新家，有了自己的“全自
动”，却依然喜欢趁着周末到老
妈家里借光，倒不是“啃老”，只
因喜爱。

心烦的时候，胡乱扒几件
衣物扔进“老破”，为的并不是
洗衣，而是机器转动、水流翻滚
的过程。我喜欢用这个“老朋
友”，还不喜欢盖上盖子，尤其

喜欢打开水龙头，瞅着水流一
点点积多，再打开旋转开关，看
着衣物在里面来回翻滚，原本
清澈见底的水流逐渐浑浊，里
面的依然我行我素，衣物也随
之变得洁净。偶然飞溅起几滴
水珠，触手摘得，握在手里慢
慢地观察，晶莹透彻的小水
珠，总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
感觉。瞅着它一点点散去，似
乎忘却了尘世间所有的烦恼。
思维静下来的时候，人的心灵
也会变得轻松。儿子还小，只
看到了“老破”粗糙破旧的表
面，的确，我们几乎连“老
破”的商标都看不清楚了，而
且也早已忘记了它的品牌，但
它的品质却得到了我们的信
赖，它曾带来的快乐是不能够
忘记的。

“老破”解压，别人闻所未
闻，我却自得其乐。

“老破”
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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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司效益转好，公司决
定中午恢复工作餐。经老板提
议，工会讨论通过，工作餐由承
包公司小酒店的李姐来提供。
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按十二

元的标准来配餐。
刚开始工作餐还像那么回

事，有荤有素，还有一碗海鲜汤。
时间一久，工作餐就走了样。

那天，老马拨弄着饭盘里有
毛的大肥肉，半生不熟的土豆，晃
荡着照得见人影的“神仙汤”，埋
怨起来：“越来越不像话。再这么
下去，我们向老板反映反映。”

小郝附和道：“老板每天中
午在外面应酬，以为工作餐搞得不

错，好几次还在会上表扬她呢！”
正说这话，老板端着饭盘进

了办公室，在我对面坐下来后，
感叹道：“刚才又有客户拉去吃饭，
被我推了。这个小李，工作餐这么
搞，我看她非亏本不可。”

大家凑上前一看，老板餐盘
里内容可真丰富：金黄的烧排
骨，油焖大虾，炒菜心，一碗海鲜
汤，外带一个红苹果。

工作餐
刘卫

人在途中

他们的相遇，因为一次偶然。她家境富裕，名牌大
学毕业。而他，初中毕业，就开始四处打工，赚钱让弟
弟妹妹上学。

大三那年，和同学们一起春游，在爬山时，她不小
心摔了一跤，膝盖上鲜血直流。同学将她背到山下，来
到他打工的小餐馆。

看到她疼得直皱眉头，他立刻拿出一种草药，轻手
轻脚为她敷上去，血果然就止住了。她要付钱，他红了
脸，摇着头说：“山上到处是这种草，我采来备用的，不
值钱……”

转身要走时，他忽然又拿出一个玻璃瓶：“看你脸
色不太好，每天喝一杯蜂蜜水，好好调理一下吧！”

他纯真的笑容，忽然让她怦然心动。她记住了他
的名字，回到学校后，开始写信过来。刚开始，他很犹
豫，感觉两人差距太大。但是，她一直写信，还给他寄
很多的书，鼓励他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他渐渐被打动，开始主动找些医药方面的书来看，
因为他身后的大山，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能找到
许多的药材。

终于等到她毕业，当他拎着礼物，怀着忐忑的心，
随她一起回家时，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在听说了他的
学历和职业后，原本热情的老两口，脸色立刻难看起
来。

有谁会愿意，将女儿嫁给一个衣食无着的人呢？
他理解，并准备黯然退出。她坚决不，说如果说服不了
父母，就要和他一起私奔。

他摇摇头，很坚定地说：“我不会让你吃那样的苦，
等着我！”

他去了南方了，一走三年，再回来时，积累了一笔
资金，尝试着开始做药材生意，终于也做得有声有色。

他们结婚了，日子一如童话故事的结局，王子和公
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婚后三年，浪漫的激情褪
去，她渐渐开始不满，这个木头一样的男人，不知有多
久，没再说过“我爱你”三个字。当然，他回家的脚步
声，也不再让她心跳。

一天晚上，他们因为一点小事争吵起来。他赌气
去了书房。以前，不管发生什么矛盾，他们一定要和
好，然后相拥而眠。于是，她对着他的背影大喊：“离
婚，明天就去办手续！”

早晨醒来，她习惯性地拎起水壶，他嗓子不好，又
经常有应酬，她总会为他准备一杯凉白开。想起昨夜
的怄气，她决定不管。转身去拿自己的杯子时，却发现
他早已为她调好一杯蜂蜜水。只要他在家，每天都会
这样做。这，也是他的习惯。

她忽然就明白，柴米油盐的日子，他们并非不爱
了，而是一如他们为对方准备的那杯水，在岁月的仆仆
风尘里，爱，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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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回忆过去，我的人生态度一直是三个
不：一是不自寻烦恼；二是不与人为敌；三是不虚度人
生。

林则徐曾写过这样两句诗：“出门一笑心莫哀，浩
荡襟怀到处开”。这就是说：人胸怀宽广，善于做心情
上的自我调节，烦恼、忧愁自会化解。

的确，人这一生，不可能事事顺心，时时如意，总会
遇到一些头疼事儿，可千万要记住不要自寻烦恼，当你
为住房、职务、工资以及人际关系等忧虑犯愁时，首先
是尽快冷静下来；其次是要调节好心情，善于在生活中
自找乐趣，消除烦恼。

那么，怎样做到不自寻烦恼呢？一要凡事想开
点，看开点，多点知足常乐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做到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标准，还要有点牺牲奉
献精神；二要有点业余爱好，工作之余不妨看看电视
和报刊，也可种种花养养鱼，把业余生活安排得丰富
一点，因为凡有正当爱好的人，就有精神寄托，烦恼
必然就会少一点；三要多点助人为乐，人生活在社会
上，既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同时又要不断地帮助别
人，只有这样才能其乐无穷。生活中有忧愁，也有烦
恼，但更多的是欢乐与美好，只要你心胸宽广，热爱
生活，拥抱生活，不去自寻烦恼，生活就一定会更加
美好。

要做到不与人为敌，首先是要面对生活，正视现
实。充分认识人的一生总要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
度过，这其中的朋友关系和同志关系尤为重要，要处理
好这些关系，与人为善最重要；其次是要具有助人为乐
的强烈道德观、正义感，善于区别真善美和假恶丑，毫
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弃恶扬善，伸出热情之手，去关心、
支持和帮助别人；再就是要具备理解宽容和谦虚诚恳
的待人态度，同人打交道、交朋友，就要舍身处地理解
别人的感情、行为，理解别人的痛苦和需要，真心待
人。做到以上这些，自然就不会与人为敌，反而会有更
多的朋友和友谊。

没记清是哪部电影或电视剧中的一句歌词唱的
“不白活一回”，我理解就相当于不虚度人生，但把握不
准怎么样不虚度人生，唱出不白活一回的效果，因为本
人欠缺音乐细胞，五音不全，不白活一回也好，不虚度
人生也罢，的确应该成为人生在世的奋斗目标。

我的三不人生
虎东雨

当爱成为习惯
张军霞

女儿刚上大学那会，我总
觉得空落落的。毕竟和孩子朝
夕相处了十八年，忽然一下子说走
就走了，心里还真不是个滋味。

后来时间一长，也就慢慢
习惯了。而且我还发现，没有
女儿这一块，我的生活空间好像豁
然开朗，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以前女儿在家时，妻子几
乎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她的
身上。我却渐渐被边缘化。夫
妻矛盾也由此而生。有一段时
期我俩甚至闹到要离婚的地
步。是女儿的眼泪才让我们勉
强克制住自己。当时我们曾约

定，等女儿上大学后再摊牌。
哪知当家里真的只剩下我

俩相依为命时，感情反而修复
了。原来两人的世界也挺好
的。怪不得时下流行丁克家庭呢。

我总算想明白了：其实培
养孩子的过程，也是和孩子走
向分离的过程。如果说家长是
火箭，孩子就像卫星。火箭给
的力越大，卫星飞得就越远。
等到星箭分离，卫星遨游太空，
风光无限；火箭燃料耗尽，颓然
坠地，成为一堆残骸。家长们
都要学会没有孩子陪的生活。
孩子脱离了家庭，也就成为父

母心中的一个念想，一份惦记。
我同事老李的儿子倒是天

天在家陪着，又怎么样？都快
陪出毛病来了。他儿子没读什
么书，找不到好工作，只好赖在
家里啃父母的老本，连找对象、
结婚都得家长包圆。现在老李
是养儿又养孙，日子过得苦巴
巴的。大家都笑他老了老了还
要为儿孙们打工，这辈子也太
窝囊了。像老李这样的例子，
我身边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把孩
子培养好。这样的家长不是火
箭，而是拖拉机。孩子想飞也
飞不走。

所以说，孩子要尽孝心、让
父母快乐，关键不是看能不能
陪在身边，而要看有没有出息。

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孩
子想陪也陪不好。我女儿每次
回来，也就是把家当作了避风
休息的港湾。她整天把自己关
在房里，除了上网煲电话就是
睡懒觉，有时吃饭喝水都要我
们送。虽然她很孝顺，要什么
都会以网购的方式送到我们手
里，但却很少跟我们作语言交
流。问什么她都嫌烦，有时我
都巴不得她快点走。她一回来
我们两口子都得围着她转，生
活规律和节奏全打乱了。等她
走后好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少年夫妻老来伴，真正需
要陪的，还是自己的那口子。

你要孩子陪吗
田正武

“‘一刀鲜’是个年轻人？这怎么
会呢？”屏风后那人显得非常惊讶。不
过他说出这句话，其实也就承认了自
己并非真的“一刀鲜”。

“‘一刀鲜’当年突然出现，横扫
北京厨届，然后又悄无声息地消失，
简直像谜一样。不过，他终究还是在
北京留下了一样东西。”姜山一边说，
一边从衣兜里拿出一个挂坠，悬在手
中向众人展示着，“当初，‘一刀鲜’在
北京比试厨艺的时候，总是把这个坠
子挂在厨案前他抬头就可以看见的
地方。最后一场和我父亲刚一比完，
他匆匆地离开了，连这个挂坠也忘了
取。我父亲发现后，就把它保存了起
来。”

“这坠子里好像是嵌着一张照
片？”徐丽婕好奇心大起，“能让我看
看吗？”

“可以啊。”姜山把坠子递了过
去，“你应该知道这照片上的人是
谁。”

“是吗？”徐丽婕
接过坠子，放在手心
仔细端详。那照片上
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一脸灿烂的笑容似
曾相识，徐丽婕突然
想起了什么，疑惑地
道：“这……这不是
晓萍么？”

姜 山 点 点 头 ：
“不错。你上次在沈
飞家看到的那张合
影上也有她。现在麻
烦你把这个挂坠还
给沈飞吧。”

沈飞冲姜山微微一笑，说了声
“谢谢”。徐丽婕看着这两人，脑子里
有如一团迷雾。突然，她终于明白了
过来，惊讶地叫着：“啊！沈飞……你
才是那个‘一刀鲜’！”

沈飞没有说话，他从徐丽婕手中
接过挂坠，看着上面的照片，一时间
想起太多的事情，竟有些痴了。

凌永生难以置信地张大嘴巴：
“飞哥……你……”

沈飞摆脱了往日的思绪，淡然一
笑：“小凌子，我并不是刻意想瞒着你
们，只不过很多事情，原本是不必说
的。”

虽然没有明说，但沈飞话中的潜
台词再明显不过：他已经认可了徐丽
婕的猜测。

沈飞就是“一刀鲜”！
“一刀鲜”就是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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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晚宴开始的那一刻起，赴

会的淮扬众厨就经历了一次又一次
的惊讶，但此前所有的惊讶加在一
起，也比不上此刻的十分之一。如果
不是事实摆在眼前，即使让他们想破
脑袋，也绝不会把嬉笑不羁，甚至有

些不求上进的沈飞，和传说中那个叱
咤风云的“一刀鲜”联系在一起。

就连屏风后的那个假“一刀鲜”此
刻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颤着声音
追问：“沈飞，这些……都是真的吗？”

沈飞点点头：“不错，八年前在北
京的那个‘一刀鲜’，就是我。”

“那‘文革’前在‘一笑天’酒楼的
那位是？”

“那是我的父亲。”沈飞回答。
“你的父亲……难怪难怪，我第

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和这家酒楼有
缘。唉，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到了这
个地步，那人已毫无掩饰假扮的必
要，他起身撩起幕布，走出了屏风。

“徐老板！？”
“师傅！？”
“爸爸！？”
众人七嘴八舌地叫出了声。原

来，这个假冒“一刀鲜”的神秘人物，
正是称病不出的“一笑天”老板徐叔。

徐叔神色尴尬，道：“我和曹老先
生共同演了这么一
出 戏 ，也 是 无 奈 之
举，还请诸位不要见
怪。唉，如果知道‘一
刀鲜’近在眼前，我
又 何 必 费 这 个 劲
呢？”

听徐叔这么一
说，众人心中都已明
了：他肯定是见赌期
将尽，扬州城内无人
可胜姜山，而“一刀
鲜”又迟迟不露面，
这才孤注一掷，假冒

“一刀鲜”，用河豚鱼
这种特殊的原料和姜山作最后一搏。

徐丽婕想到刚才父亲和姜山比
试时的情景，不禁心中后怕，上前拉
着父亲的手，半心疼半埋怨地道：

“爸，您怎么能冒这么大的险，拿生命
去当赌注呢？”

徐叔看看女儿，道：“留不住这块
匾，‘一笑天’的招牌也就垮了，你也
不愿意留在我身边，那我还有什么？
多活几天，少活几天也无所谓了。”

徐丽婕心中一酸，知道父亲这么
选择，和自己要离开扬州不无关系，
不禁又愧又虑，说话的声音也透出了
哭腔：“爸，您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
不是要让我负疚一辈子么？”

徐叔看着女儿，语气柔和了许
多：“我也是没有办法，这么做多少还
有获胜的希望，总比看着别人把牌
匾带走好啊！”

“那您得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
做这样的事了。”

“好，我答应，我答应。”徐叔满
口应着，眼角渗出一丝笑意。他心中
暗想：即使女儿以后不在自
己身边，至少她心中是有这
个父亲的，自己也知足了。 31

老陈和老王看看实在不行，说
不通村长，赶紧用了另一招，说，

“村长，前一段你也答应我们了，你
看看韩处也在这里。让我们做了
吧！”

我明白下派干部对村里的具体
事，一般不宜参与过多。所以之前
一直和何书记在一旁站着，有意不
参加他们的话题。现在老陈把话已
经点到我的头上来了，显然是有来
搬救兵的意图。我只好把话接了过
来：“你们两家还没有做呐？”

老陈和老王赶紧说：“可不
是，村长说过一段，来得及。这不
现在要做呢。”

我说：“金村，群众都做完
了，就剩咱们支部的两个委员了，
快让他们做了吧。”

村长见我说话了，也不再吭
声，就表示对这个事默认了，也算
是给了我一个面子。

事情表面上看虽
然解决了，但我心里
一直不明白村长为什
么要卡他们两位。我
想，绝不仅仅是老王
的弟弟把砂轮使坏了
这一原因。再说，村
长也是 50 岁的人了，
他不会不知道打酒找
提瓶子要钱的浅显道
理。背后肯定还有深
层次的原因。等有机
会再和村长唠吧。

说到河南村的帮
扶项目，我们原来设
想是：村里还有想要
发展地栽木耳而家里没有空房子的
村民，可以把省总投的这笔钱借给
十户村民建大棚，收了木耳后，把
钱还给村里。明年再借给另外十
户，以此带动一部分村民逐步富裕
起来。但由于这笔钱来的晚了一
些，已经是 11 月份了，天寒地冻
的，大棚无法建，看来今年这个计
划落空了。

我和村长说：“看来河南村的
这笔钱也得先放在县里了，明年再
运作吧。”

可是村长和我说：“钱放在那
一年不是白放了吗？”

我说：“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吗？”

村长突然很腼腆地说：“不知
道行不行？”

我说：“你说吧。”
村长说：“咱那不是有一个闲

着的菌房子嘛，村里也有点地，今
冬就利用这个闲菌房子，村里做上
几万袋菌，明年这钱就能翻番。利
用赚来的钱可以帮助村里的贫困
户。本钱还不影响明年的投资。”

我想了想，有道理。一是河南
村在种木耳方面技术和经验都是很
成熟的；二是那个让我纠结的现成

的闲房子还可以利用起来；三是省
总资金已经到位了，为什么还要让
它白白躺一年？四是金村长和何书
记这两个人都是老实巴交可以信用
的人。我说：“有什么不行！”

“时间现在还来得及吧？”话一
出口我就知道我问了一个极其愚蠢
的问题。

“正是时候嘛。”何书记说，
“大家不正在做嘛。”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又问道，
“做菌要用锯末子，那么大量的木头
上哪去弄呀？”

金村长说：“买。卖现成锯末
子的镇里就有。”

“好，你们弄吧。”我说，“我
们在这个时候过来，就是想看看今
年有没有能用上钱的，只要能用
上，我们马上就让县里把钱拨过
来。”

另外，我和金村长说：“何书
记生活困难，挣了
钱以后，也想着帮
帮他。”

春节前去下派
点

回到机关不到
一周，我给汪清组
织部王战友部长打
电话，问他河南村
和新屯子村的钱拨
下去没有？王部长
告诉我，已经拨到
镇里了，让村里去
镇里提钱吧。

随后我给河南
村 的 何 书 记 挂 电

话，何书记却怎么也不接电话。隔
了几天再挂，何书记终于接电话
了，我问他村里的帮扶款钱提没提
出来？他欲说又止地透露：镇里要
从帮扶款中扣除木耳菌房子的三个
锅钱。我问他，木耳菌房子不是国
家投资 40 万建的嘛，怎么还要在帮
扶款里再扣钱呢？何书记电话里说
话却吞吞吐吐，说，先不唠了……
前几天我和镇里领导闹个半红脸，
差点打起来。我问他因为什么？他
不说，随后就把电话撂了。

这个电话给我弄得一头雾水，
是什么情况使老何能和镇里领导差
点打起来？

龙年春节的脚步正悄悄地一点
点向我们走近。上次在村里时，金
日和我说过一句话：春节到这儿来
吧，农村过年热闹。当时我只当成
是一句普通的客道话，没有认真往
心里去。但是随着新年脚步的接
近，我的内心里却产生了一种莫名
的躁动。

村长说他正在汪清县城购年
货，他在电话中恳切地说：“我们
希望你们下派干部到农村过
个年，哪怕你们派个代表来
也行……” 18

连连 载载

两年前，我搬了一次家。楼下住的是一对
老夫妻，六十多岁的样子。虽然年纪大了，但
也能看得出来，年轻时，男的一定高大魁梧，女
的则是娇小玲珑。

平时，老两口经常一起去买菜，男的在前
面大步流星，女的虽然小碎步迈得急，过不了
多大会儿，俩人还是拉开了距离。老伯会停下
来，吆喝一声：“快点啊！”阿姨紧跟两步，也会
气喘吁吁的样子。逛街回来，也总是老伯大包小
包地拎着东西。

黄昏时，我去散步，经过楼下时，常看到老
伯在厨房里忙碌，楼道里弥漫着饭菜的香味，
阿姨则在旁边逗弄着一只猫，悠闲又自在。

有时候，邻居想打牌凑不够人手，来喊老
伯，据说他打得一手好牌。但老伯看看阿姨，
总会笑着拒绝：“她身体不大好，离不得人呢！”

日子原来就可以这样，过得波澜不惊，但
那天老伯晨练时，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
平时走几路都要喘半天的阿姨，立刻像换了个
人，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又要照顾病人，又
要跑回来炖骨头汤。老伯出院后，怕他待在家
里烦闷，柔弱的她居然可以骑着三轮车，载着
他到处逛。

一次，我下班，看到阿姨把三轮车停下来，
转过身去，仔细帮老伯整理衬衫。趁阿姨转身
去买水果，我跟老伯开玩笑：“您总说阿姨这也
不行，那也不会的，我看她挺能干的啊。”

“平时，她真的不行呢。这次，也不知道哪
来的力量，孩子们不在家，全靠她了……”老伯
说着，眼角有些湿润。

我不由地想起好友梅，因为老公在商海拼
搏得很累，两年前，她干脆辞职在家，一心一意
相夫教子。不料，因为公司合伙人的诬陷，竟
让她的老公卷入了一桩欺诈案。在老公入狱
的那段日子，为了申冤，一向淑女的梅，四处奔
波，以前出门就迷路的她，甚至风餐露宿。当
老公重新获得自由时，她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看起来至少苍老了十岁。当大家对她竖起拇
指称赞时，她不禁泪流满面地说：“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心中只一
个信念，他是无辜的，我们这个
家，不能没有他！”

楼下的阿姨和好友梅，都只
是柔弱女子，支撑她们创造奇迹
的，无非是爱情。爱情的力量，
有时候，就是这样无坚不摧。

爱情的力量
杨彬焕

城市空间


